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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侠文化]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通过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大致已经形成一个共识,“武侠”概念是现代性的

产物,并以此区别于古典形态的侠文学。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自《水浒传》开其端,中间经过清代雍

正、乾隆时期神怪剑侠的崛起,再到晚清以《三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侠义小说高潮,已经给

中国侠文学的发展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此,现代性的“武侠”,即便是借了他山之石来攻其美玉,
仍然难以摆脱传统的影响。那么,武侠的现代性从何而来? 又如何摆脱古典性的影响而自立门户? 由

于种种原因,这些关于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发生学的问题,一直是研究的弱项。2010年10月29日至31
日,由范伯群先生等发起,召开了“2010中国平江·平江不肖生国际学术研讨会”。1923年,平江不肖生

同时开始连载《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这两部作品都成为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前
者更多地继承了传统,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了“武侠”的现代性。本栏目在会上约到了范伯群先生的文章,
通过《近代侠义英雄传》高屋建瓴地论述了中国现代武侠基石的确立;而张乐林先生的论文,则从多方面

对《近代侠义英雄传》的现代性进行了阐释。说到武侠小说,金庸固然是众所周知,而1950年之前近30
年的武侠小说盛况,却一直是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这一次的平江会议,应该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召开

的除金庸之外的武侠作家专题会议,平江不肖生是中国现代武侠的奠基人,也是平江县的骄傲。其实,
除平江不肖生与湖南省平江县而外,还有如还珠楼主李寿民与重庆市长寿区(“李寿民”即寓意“长寿县

中一小民”),王度庐与山东青岛,以及宫白羽、郑证因、朱贞木与天津等等,中国现代武侠小说自来有明

显的地域文学与地域文化特色。即便是在交通通讯极为方便、人口流动极为频繁的21世纪,武侠小说

仍然有所谓“北派”、“南派”、“西派”等等地域文化流派。在加强武侠作家作品历时研究的同时,我们也

期待着多一些如平江会议这样的专题研究活动,形成武侠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总体性格局。

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作《近代侠义英雄传》
范 伯 群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215006)

摘 要: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是现代武侠小说第一代的领军人物。他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以霍元甲为贯

串人物,以爱国的诚挚深情和民族的凛然正气为全书的魂魄,塑造了一代气贯长虹、铁骨铮铮的侠客义士、英

雄豪杰群像。此作反帝而不排外,肯定西方文明而不媚外,形象地表现了中西文化的可互补性。作者不满足

于“武艺”的表层描述,而是从“道”与“艺”、“德”与“武”的辩证关系入手,深入揭示了作为“武艺”内核的深层文

化内涵,把“武艺”提升到“文化”层次进而提升到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融合的高度,堪称现代武侠小说的奠

基之作与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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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是通俗文学研究界公认的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也即是现代武侠小说第一

代的领军人物。他先以早期留学生文学《留东外史》而崭露头角,接着又以奇幻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
的出版而骤享大名,而当他的《近代侠义英雄传》问世,则更显示了他是一位气魄宏大的民国武侠小说奠

基人,是一位具有开创性才能的杰出作家。在这部小说中,他将自己的人生体悟与艺术积累的精华都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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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与融合在一起而加以集中释放。
向恺然是中国早期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且是这一爱国学生运动中的骨干。1906年7月13

日《大公报》刊登了《湘学界为陈、姚铸铜像》的报道:长沙万余学生在同盟会黄兴、禹之谟等的组织领导

下为陈天华、姚宏业①举行公葬,并决议为陈、姚二烈士各铸一铜像,为此而与清朝当局发生大规模的冲

突。向恺然就在这次爱国学生运动中,被学校当局开除了学籍。这使他在湖南当地再也无法入学。对

广大的进步学生来说,《警世钟》的“钟声”响彻耳畔,这次学生运动使爱国与革命两大潮流相互激荡,也
使参加者懂得“爱中国不爱大清”的道理,这使向恺然产生了一种决裂感。这种爱国主义进一步高扬的

精神就深烙在他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之中。他失学后途经上海东渡日本去寻求救国强民之道,并且使

他逐步具有一种开放的世界性视野。在异国他乡,他有了一种双重感悟,一方面他更切身感受到帝国主

义妄图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但是,另一方面也体会到学习外国先进政制和实证科学的迫切性,在《近代

侠义英雄传》中的“反帝而不排外”的分寸感,就是来自这种留学时所得来的双重感悟。在他出国的前

后,也即在辛亥革命的前夕,国内学运与留学生学运中正奏响一曲民主、爱国、尚武、革命的交响乐。值

得探讨的是当年在青年一代中掀起的发扬尚武精神的时代呼啸,1909年11月16日《民吁日报》就刊登

了上海学生的致函,信中指出:“当今之世,各国合群力以谋我,我不可不以群力拒之,是非铁与血不足以

救亡也。”湖南学运青年也向各校遍发通告,要求添加兵学课程,并要求发给枪械,用于演习兵操,当局闻

讯大惊。青年学生们大声疾呼要破除重文轻武的积习,鼓吹尚武好勇之风,军国民主义的呼吁成为当年

的时代强音。蔡锷早在《军国民篇》中就提出:“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

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1]这种尚武精神的发扬,就自觉地体现在向恺然的身上,那种为国自尊自立

的气概,就在他笔下的霍元甲身上得到完美的凸现,而他自己也可谓身体力行。学运、留学、习武这三者

中的积极因素,贯穿在向恺然的生活道路中,对他的创作也无可否认地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近代侠义英

雄传》中,这些生活中的经验与教训,才会在他的笔下产生“震撼效应”,使《近代侠义英雄传》真正成为一

部奠基之作———为民国武侠小说的开山奠下了壮阔大道的基石,成为屹立于武侠小说之林的一块醒目

的里程碑。
《近代侠义英雄传》以王五和霍元甲为贯串人物,以爱国的挚诚深情和民族的凛然正气为全书的魂

魄,塑造了一代气贯长虹、铁骨铮铮的侠客义士、英雄豪杰的群像。长篇起笔不凡,第一、二回就写安维

畯有胆有识,敢于弹劾朝廷大员李鸿章;又写“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绝命书,和他的视死如归的气

概。谭嗣同的这种“血谏”的浩举是与向恺然为之敬仰的陈天华的精神相通的,因此,让人们读小说时能

产生一种心灵的震撼,为整部小说定下雄健的基调。安维畯的义举使中外震惊,同时也引来慈禧的震

怒,结果是要将他充军口外。满朝文武都怕牵连,没有一个敢去慰问。原本就穷得叮当响的安家,更是

雪上加霜,像满门害了瘟疫一样。王五就敢跳出来去慰问,去护送。当有人劝他莫管此事时:

  王五圆睁着一双大眼,望了这说话的人,咬了一咬牙根,半晌才下死劲呸了一口道:“我不问弹

劾的是谁,也不管应该不应该,只知道满朝廷仅有姓安的一个人敢说话。就是说的罪该万死,我也

是佩服他,我也钦敬他。我不怕得罪了谁,我偏要亲自护送姓安的到口上,看有谁能奈何了我。
安维畯这时正在诀别家人,抱头痛哭。……王五直走进安家,眼看了这种惨状,即向安维畯拱

了拱手道:“恭喜先生,恭喜先生! 这哪里用得着号哭的事。我便是会友镖局的双钩王五,十二分钦

敬先生,这回事干得好,自愿亲送先生出口。我这里有五百两银票,留给先生家,作暂时的用度,如

有短少的时候,尽管着人去我镖局里拿取,我已吩咐好了。”
两人的胆略与义举产生了轰动效应,于是“沿途的江湖人物、绿林好汉,认识王五的,便想瞻仰瞻仰

安维畯,看毕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能使王五这么倾倒。不认识王五的,就要趁此结识英雄”。小说一开

① 姚宏业(1887-1906),湖南益阳人,1904年肄业于长沙明德学堂,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因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国留

日学生规则》,愤而归国。在沪创办中国公学。后因感怀国事,悲愤交集,于1906年4月留千言绝命词,投黄浦江而死。由黄兴、禹之谟

等召开万人大会,将其与陈天华遗体一并安葬于长沙岳麓山。



头,不肖生就展示了民间的道德标准,民族美德的“义”形成一股强劲的凝聚力。民间钦佩的是大无畏的

勇者,民间拜服的是那些为弱小者伸张正义而不惜自己身家性命的义士! 王五大义凛然的“义”就是民

间豪杰的为正气而“敢管他人瓦上霜”的英雄主义。
王五与谭嗣同的肝胆相照也是建筑在两人的侠风可鉴之上。王五有救谭嗣同出险的侠义赤胆,而

谭嗣同有殉道的侠义宏愿。他们持侠义之心相通相投:

  王五本有关东大侠的声名,谭嗣同和他更是气味相投。谭嗣同就义的前几天,王五多认识宫中

的人,早得了消息,知道西太后的举动,连忙送信给谭嗣同,要谭嗣同快走,并愿意亲自护送谭嗣同,
到一处极安全的地方。谭嗣同从容笑道:“……安全的地方,我也不只有一处,但是我要图安全,早

就不是这么干了。我原已准备一死。像这般的国政,不多死几个人,也没有改进的希望,临难苟免,
岂是我辈应该做的吗?”王五不待谭嗣同再说下去,即跳起来,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巴掌道:“好

呀! 我愧不读书,不知圣贤之道,得你这么一说,我很悔不该拿着妇人之仁来爱你,几乎被我误了一

个独有千古的豪杰!”过不了几日,谭嗣同被阿龙宝刀腰斩了,王五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不愿在北

京听一般人谈论谭嗣同的事,独自带了盘川行李到天津,住在曲店街一家客栈里,这时正是戊戌年

十一月。
这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永诀场面。古代臣子对皇帝有所谓“死谏”一说,可

是谭嗣同是向我们老大民族进行“血谏”,以唤醒民众。一个是改良派的谭嗣同,一个是蹈海自尽的革命

派陈天华,都用这般的壮举,将生命作为弥天暗夜中的火把、黑暗王国中的天灯。这两个湖南汉子都有

这般的万牛也拉不回的犟劲。他们追求的就是以生命的激情的乐章呼唤民族的凝聚力! 谭的无畏慷

慨,王的义肠侠骨,皆英气逼人。不肖生下笔时,大概也回到了当年公祭陈天华时的气概与境界。
在长篇中,王五的义举,主要是在前4回书中,而第5回起,他到天津后就引出霍元甲。后来王五在

八国联军侵华时,被德国侵略军乱枪打死。向恺然写道:“当时的人士,没有一个不为王五叹息,也没有

一个不为霍元甲欣幸。”作者就是用这种手法,将王五与霍元甲两位民间英雄穿插起来推动情节的进展。
直写到王五死于非难,才让霍元甲独挑这部《近代侠义英雄传》的主角的重任。

长篇中写霍元甲也是襟怀豁达,大气磅礴。霍元甲的重头戏是写他以爱国精神为动力,敢于向轻视

中国人的外国力士们挑战。他既捍卫民族尊严,又开拓中国人的强身之道。以这种精神为魂魄,小说描

写了霍元甲的两个主要情节:摆擂台比武和创办武术学校,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要摘去我国的“东亚病夫”
的“徽号”。俄国大力士在表演时,竟敢公然在演说词中说中国是“病夫国,全国的人都和病夫一般”。霍

元甲拍案而起,给俄国大力士下了战表。他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俄国大力士选择:第一个,和我较量,死伤

由各人自己负责;第二个,他应即日离开中国;第三个,三日内登报取消他自夸的“世界第一”这4个字。
俄国大力士选择了第二条,次日即动身到日本去表演了。霍元甲也并非依恃武力夜郎自大,等俄国大力

士离开中国后,他叹息道:“我虽然一时负气把他逼走了,然他在演台上说的话,也确是说中了中国的大

毛病。”他从此立下了要提倡中国武术的宏愿。接着小说马上转到另一个情节上来,霍元甲以人道为本,
保护无辜教民而与义和团发生了严重的对峙。这个写了5回的精彩情节,在1984年和2009年的岳麓

书社版,完全被删除了。义和团的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洋人和教民,是一种落后、狭隘的民族仇外心态的

大暴露,实际上是为外国帝国主义疯狂侵略我国制造借口,它引狼入室难辞其咎。慈禧等昏庸的统治者

与愚蠢、迷信的邪教的联盟,逞一时之快,将中国人民拖进了一场民族大灾难中,而最终是亲者痛仇者

快,帝国主义侵略者却成为最大的受惠者。当义和团派说客要拉霍元甲入伙时,他一听到“刀枪不入”的
什么“神拳”时,便马上知道来路不正。因此,不肖生的这一回的回目就叫做《诋神拳片言辟邪教》。霍元

甲只微微一笑:“我生性愚拙,素来不知道相信有什么神灵,我学习拳脚,尤其是人传授的,不相信什么神

拳。”眼见触目惊心的滥杀教民的荒唐行为,甚至一人入教全家受戮,杀到后来根本不必“坐实”,只要随

意指认,就可登时打死。于是霍元甲贴出告白:“天津信教者注意:元甲并非信教之人,然不忍无罪教民,
骈首就戮,特开放曲店街淮庆会馆,供无可逃之教民趋避,来就我者,不拘男妇老幼,我当一律保护之。
惟每人除被褥外不能携带行李。某月某日霍元甲。”这和王五的保护安维畯一脉相承。他筑起街垒,严



阵以待。直到最后义和团准备用几尊红衣大炮来轰击淮庆会馆时,才半路夺炮,沉入深潭;并砍断邪教

魁首双手,使其成为废人,天津义和团势力才烟消云散。
而长篇的后半,霍元甲与奥比音的比武谈判过程,要比前面对付俄国大力士更为复杂,不肖生用引

而不发的手段,在谈判过程中,在霍元甲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凝聚力的爱国人士的骨干队伍,如农劲

荪、彭庶白等,而后来的“精武体育会”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筹建起来的。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肖生一

再强调霍元甲的武德高尚。他在上海摆擂台言明,专与外国人比武,可是也有中国人来无理挑衅。霍元

甲一再忍让,说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对方苦苦相逼。于是霍元甲在三步之内将其击倒,当霍元甲一

只脚踏在此人胸脯上时说:“我屡次劝你打消报复的念头,……你偏不信,定要当着许多外国人,显出我

们中国人勇于私斗的恶根性来。你就把我打输了,究竟于你有什么好处? 此刻若不因你是一个中国人,
这一拳下去,你还有命吗?”义正辞严而又语重心长。

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以爱国深情与民族正气为魂魄,将其融于武侠情节之中。不肖生对东

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武化”侵略,持坚决抗击的态度;但书中对于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西方文明,
包括医学、体育、技击方面的科学成就,则予以肯定,这在写黄石屏的章节中显得非常突出而有说服力。
作品反帝而不排外,肯定西学而不媚外。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武学中所浸润着的文化精神,作者也并不满

足于“武艺”表层的描述,而是从“道”与“艺”、“德”与“武”的辩证关系入手,深入揭示了作为“武艺”内核

的深层文化内涵。把“武艺”提升到“文化”层次,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加以表现。对“武艺”提升到“文
化”层次的重要一点,就是向恺然注重对我国民族美德的颂扬。“侠”与“义”的英雄们是以我国固有的民

族美德为依托的,霍元甲的言行就集中贯穿着民族道德的精华。他在待人接物时那种雍容大度,在比武

斗争中那种有理有节,一切行事处世,皆可奉为楷模,令人折服。
我们之所以说不肖生是民国武侠小说奠基者,还因为他能跳出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窠臼,真正为民

国武侠小说自立了门户。清代的侠义公案小说正如鲁迅所说:“大概是叙述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
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2]张恨水《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一文也说:“人民的不平之气,究竟是

要喊出来的。于是北方的说书人,就凭空捏造许多的锄强扶弱,除暴安良。可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革

命,这八个字的考语,不敢完全加在侠客身上。因之在侠客以外,得另行拥出一个清官来当领袖。换一

句话说,安定社会的人,还是吾皇万岁爷的奴才。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写出来的黄天霸、白玉堂之流,尽
管是如何生龙活虎的英雄,见了施大人、包大人,就变成了一条驯服的走狗。……以侠客而当捕快,可谓

侮辱英雄已极,作者自己,大概也难于自圆其说,只因他们是拥护清官,便又写了一批反贪污的强盗,也
来投降当走狗。因之,他们的逻辑,是由反贪污当强盗,再由反强盗而当走狗,这才算是英雄。”[3]

而不肖生所写的武侠小说,则完全排除了这种总领一切的名臣大官,掐断了一根传统的锁链,是以

纯粹的民间立场作为小说的核心。不仅如此,他还在小说中写了革命者的反清斗争,“黄石屏劫牢救义

士”这一桥段,虽然不是全书的重头戏,但书中的同盟会义士屈蠖斋的形象,却无疑表达了作者对革命的

拥戴。不过,在这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他所要阐发的主旨,无法将屈蠖斋这一类人物放到更重要的

位置上去。不肖生是要以霍家的“迷踪拳”作为他渲染的主干,带出清末武林各门派之看家特色,为武林

留下一代英豪的列传。霍元甲的形象在今天的文艺舞台上仍然光芒四射,更说明了这部小说的巨大生

命力,它完全配得上担当民国武侠开山祖的角色,堪称武侠小说的传世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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